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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槛穷双目，疏林出远村。秋深山有骨，霜降水无
痕。天地供吟思，烟霞入醉魂。回头云破处，新月报黄
昏。”宋代江定斋的《列岫亭》，这首诗描写了霜降时节的深
秋山景。倚栏远眺，可以看到村外的疏林，秋气渐深，使秋
天的山也多了一份苍健之气，江上水浅。诗人感觉到天地
烟霞与其融为一体，蓦然回首，时间却已是新月黄昏。

霜降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八个节气，是秋季的最后
一个节气。随着霜降的到来，不耐寒的作物已经收获或者
即将停止生长，草木开始落黄，呈现出一派深秋景象。而
古代文人墨客笔下的霜降时节，给人的却是一种美的享
受。

霜降时节有欢快恬静的生活。“树转斜晖，人家水竹
围。露深花气冷，霜降蟹膏肥。沽酒心何壮，看山思欲
飞。操舟有吴女，双桨唱新归。”元末·王冕的《舟中杂纪十
首》，这首诗写了霜降时节的舟中之景，一反萧瑟之气，秋
天的精致在诗人笔下逸兴遄飞。老树斜辉，流水人家，含
露秋花以及霜降时分肥美的螃蟹。沽酒看山，更是使人心
情十分爽朗。连操舟女子归家时，嘴里都是唱着歌儿的。

“霜降百工休，居者皆入室。墐户畏初寒，开炉代温律。”宋
代欧阳修的《新营小斋凿地炉》，到了霜降时节，各种室外
的劳作都停止，人们开始准备猫冬了，把门窗缝都用泥涂
严，屋里生起火炉来替代暖和的天气。

霜降时节是悲秋伤怀的情绪。“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
山。冉冉岁将宴，物皆复本源。何此南迁客，五年独未
还。命屯分已定，日久心弥安。亦尝心与口，静念私自
言。去国固非乐，归乡未必欢。何须自生苦，舍易求其
难。”唐朝白居易《岁晚》，秋天万物肃杀的景象本来就容易
使人悲伤，而霜降时节天气又更是骤冷，与寒冷的天气相
对应的，是作者心灰意冷的人生态度。“九日登高望，苍苍
远树低。人烟湖草里，山翠县楼西。霜降鸿声切，秋深客
思迷。无劳白衣酒，陶令自相携。”唐朝刘长卿的《九日登
李明府北楼》，这首诗写了秋日游子的羁旅之思，登高远
眺，远树苍苍，人烟渺渺。霜降日的断鸿之声格外悲切，而
羁旅之思也分外低迷。

霜降时节是怀人思乡的情结。“风卷清云尽，空天万里
霜。野豺先祭月，仙菊遇重阳。秋色悲疏木，鸿鸣忆故
乡。谁知一樽酒，能使百秋亡。”唐代元稹的《咏廿四气诗·
霜降九月中》，霜降时分的秋天一片萧瑟之气，这时候可以
饮上一杯美酒，忘却这他乡故乡、忧伤哀愁、古今岁月。

“卷帘何事看新月，一夜霜寒木叶秋。”展读古代文人
笔下的霜降时节，别是一番情趣。

读史书，有两个目触文字即令人作呕的
人：一个是武周时期的郭霸，一个是汉文帝时
的邓通。读着他俩令人不齿的丑恶行径，叫人
恶心之余，不禁生出一些感悟。

郭霸原是宋州宁陵的一个小小县丞。天
授二年（691年），女皇武则天为了应对不稳的
政局，培植自己的死忠队伍，亲自在洛阳紫微
宫考察录人，郭霸应举入朝，其貌不扬的他露
骨地表现出对女皇的忠心，说到起兵反武的徐
敬业，大放厥词，要“抽其筋，食其肉，饮其血，
绝其髓”，得女皇欢心，被钦定为正八品上的监
察御史。郭霸就任后，“酷吏横噬，陷害无数忠
良”，成了来俊臣一党的骨干，很合武则天圣
意，被史人列入《酷吏传》。

“擅王者之威力，制公卿之死命。”众怒之
下，百官与王公贵族们起而反之，来俊臣被直
接处死。树一倒，猢狲之流的郭霸立即重择靠
背大树。圣历二年（699年），宰相魏元忠突发
急症，百官组团到魏府慰问，官员们一个个上
前问候魏元忠，郭霸躲在最后，待官员们一一
离去，他走上前去，从头到脚仔仔细细把魏元
忠看了一遍，然后请求察看魏元忠的粪便。下
人将粪桶端到郭霸面前，想不到郭霸突然变成
了苍蝇，猛抓一把，尝了一口，哈哈大笑，道：
（大人）“粪味甘，或不廖。今味苦，当即愈矣。”
刚直的魏元忠见此状，恶心之极，直接把其拉
入了黑名单，并在朝廷中广而告之。朝野皆知

“尝粪御史”。
此后不久，郭霸生了一场大病，所有大夫

都束手无策。家人只能找巫师医治，然而巫师
一入门，看了一眼便溜之大吉，说郭覇身边围
着数百“遍体流血、攘袂龆齿”的鬼魂哩。《旧唐
书》记载，郭霸带病上朝，恍惚中竟见到被他诬
陷、拷打致死的芳州刺史李思征，吓得回家就
请高僧来做法驱鬼。高僧还没到，李思征带着
数十骑阴兵到了郭霸院中，高喊道：“汝枉陷
我，我今取汝。”郭霸魔怔般地抽刀捅向自己，
刀在肚中乱搅一番后，带着一声“痛快”，郭霸
倒地毙命了。

邓通由于擅长划船，被征召到皇宫里当了
“黄头郎”，专门管划船。汉文帝虽是一代名
帝，但也有封建帝王的通病：信鬼神，好长生，
梦登天。这天，文帝做梦想上天，左登右登就
是登不上去，这时有一个“黄头郎”从后面把他
推了上去。文帝回头一看，见到了“黄头郎”的
样貌。后来文帝在未央宫的渐台，看到了梦中
推他上天的“黄头郎”。问及姓名，答曰“邓
通”，音近“登通”。文帝欢喜无比，宠之日盛一
日，邓通成了有名的男宠。

这个嬖臣没有別的本事，专于阿谀奉承，
献媚于文帝，常常把文帝媚得云里雾里。文帝
患痔疮，一天痔疮发作，红肿流脓，溃烂不堪，
疼得钻心，伏卧床上，哀号不已。邓通见状，一
下子扑到文帝的屁股上，张开大嘴，对着烂疮
猛吸起来。吸了几口，文帝顿觉疼痛缓解，邓
通又扑上去吸了几口，然后伸出舌头，往疮口
里舔了舔，文帝疼痛全消。等他舔完，文帝扭
过头来看看邓通，大为感动。连续吸了几天，
文帝的痔疮竟慢慢好了。

一天，文帝问邓通：“你说天下谁最爱我？”
邓通说：“那自然是太子。”这时刚好太子进来
问安，文帝便叫太子来给他吮疮。太子无奈，
跪在榻前，对着文帝溃烂的屁股，勉强把嘴巴
凑上去，还没碰到疮口，便恶心连连，呕吐起
来，文帝很不高兴，太子只好怏怏退出。吮疮
固宠，朝廷重臣十分憎恶，太子更是恨在心
里。文帝死，太子即位，是为景帝，首先革了邓
通的职，追夺铜山，没收了邓通所有的家产。
富可敌国的邓通，迅即变成了乞丐，流落街巷，
饿死街头。

史家为何要记载这些难以启齿、让人叹为
观止的史料，我想他们一定是想警示后人，警
惕媚者，警告媚者，媚不善终。尝粪也好，吸脓
也罢，说到底都是一种媚术。献媚无不用其
极。常人不能做，他们能做，他们就能邀宠得
宠。为了邀宠得宠，他们就不管自己是不是
人，不管什么品性名声，一切冲着高官厚禄
去。郭霸精神错乱中抽刀捅向自己，邓通饿死
街头，不是别人造成的，是他们竭尽献媚的必
然结果。献媚者，心思都在媚术上，必然不修
其身，不重品性，不辨错对，不择手段，而这些
都是很难一路走好的。

话又说回来，媚不用其极，不伤品性，
不损人损社稷，倒也不是人生大错。媚眼、
媚语、媚态、媚情，让人感觉舒服，小鸟依
人，妩媚动人，不是什么坏事。媚如果是出
于自然，是爹妈给的，是一方水土养的，是
修身养性外露的，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但媚
如果出于心计，为达目的，一定是要害人害
己的。前者自然流露，不觉献媚，后者心计
驱使，专于媚术，不能混为一谈。

历史上京口（今京口区润州区一带）江
边的山岭中，中唐以前，最著名的是北固
山，其次则是蒜山。南朝人所作蒜山诗今
存三首，而北固诗仅见两首，金山、焦山更
是无人咏及。南朝刘祯《京口记》（见《艺文
类聚》“山部”）记载蒜山说：“蒜山无峰岭，
北悬临江中。魏文帝南望而致歌。”《隋书》

“地理志”所记润州众山中，属于京口江边
的只有蒜山（这种情况当与北固山是州治
所在，一般人不能登临有关）。

蒜山在南朝之所以出名，当与宋武帝
刘裕即位以前曾在蒜山大破孙恩所部有
关。南朝沈约《宋书》“武帝纪”载，刘裕在
担任刘牢之的部将之时，“妖贼”孙恩“率众
数万，鼓噪登蒜山”，刘裕“率所领奔击，大
破之。投巘赴水死者甚众”。刘裕由此知
名度大增，被任命为建武将军。蒜山也因
而闻名于世。

后来，宋武帝的儿子宋文帝“幸丹徒”
时，大概是为了纪念父亲刘裕在蒜山的功
绩，特地“游蒜山”，随从宋文帝登蒜山的著
名诗人谢灵运为此作《车驾幸京口侍游蒜
山作》，此诗为名篇佳作，曾被选入《文
选》。随后，鲍照陪同宋文帝的任南徐州刺
史的儿子刘濬游蒜山时，作《蒜山被始兴王
命作》诗；谢庄陪南徐州刺史刘子鸾游蒜山
时，作《侍宴蒜山》。

这几次游览作诗，对于提高蒜山的知
名度当有重要影响。不过，蒜山虽是南朝
京口名山，但是它并不是京口的代名词，历
史上并未见有以蒜山指代京口的情况，所
以，如果把住在京口的刘裕说成蒜山刘裕，
显然并不妥当。

晚唐以前，蒜山仍被视为京口名山。

中唐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润州”所
举京口江边名山，首列北固山，其次为蒜
山，第三为“氐父山”即金山，没有焦山。另
一方面，从中唐唐人诗看，很难再找到人们
游览蒜山的诗篇。由此可见，在唐代，蒜山
已不再是人经常登临题咏的名山。而到了
晚唐时期，虽有陆龟蒙的《算山》及许浑的

《登蒜山观发军》等诗，但无论从数量还是
从名篇说，蒜山已不如金山知名。

到了宋代，本来“隐姓埋名”的焦山声
名鹊起，其名声逐渐超过蒜山，以至出现了
蒜山“沦入于江”的说法。到了明代，屠隆
作《三山志序》称“金焦北固”为京口江边的
三山。从此蒜山的知名度降至“谷底”。之
所以如此，个人臆见，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当是由于蒜山本身可供观赏的景物
不如金山、焦山那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当
是由于蒜山的文化建设比不上金山和焦
山。而在这种情况下，蒜山“沦入于江”说
的出现，使得本来很高大壮伟的蒜山被说
成了“小蒜山”，又对蒜山的发展产生了更
大的消极影响。

对于蒜山“沦入于江”说，从笔者所见
文献看，最早是见于元代俞希鲁所撰的《至
顺镇江志》，该书卷七“山”部在“蒜山，今西
津渡口水中孤峰是也”之下注称：“按：晋隆
安中，孙恩浮海掩至丹徒，率众鼓噪登蒜
山，刘裕奔击大破之，投崖赴水死者甚众。
唐刘展叛，上元二年正月，田神功将三千军
于瓜洲，将济江，展将部骑万余，陈于蒜
山。南唐徐知谔尝游蒜山，除地为广场，编
虎皮为大幄，率僚属会于下。旧志又谓：蒜
山松林中可卜居。苏子瞻诗：‘蒜山幸有闲
田地，著此无家一房客。’观此，则此山宽

广，可容万人。宋时犹可居止。不知何年
沦入于江。”

按照这一说法，所谓蒜山是分为两部
分，一部分是“西津渡口水中孤峰”（今天已
在陆地之上）即今人所称的蒜山，另一部分
是“可容万人”“沦入于江”的部分，它是历
史上蒜山的主体，姑且称之为大蒜山。对
照前文所引《京口记》的记载，可以说“魏文
帝南望”所见当是大蒜山，“北悬临江中”的
当是小蒜山，小蒜山当是在大蒜山之北。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蒜山”果真如
《至顺镇江志》所说“沦入于江”，那么它必
定是由于在京口这样人口密集的地区发生
了大地震，从而引发山崩地陷，可是有关地
方志以至《宋史》为什么没有只字记载？而
且小蒜山南边的山峰仍然耸立着，表明大
蒜山事实上并未“沦入于江”内，所以蒜山

“沦入于江”说并无实据，值得怀疑。
今天看来，所谓蒜山“沦入于江”说实

际是由于蒜山改名而引起的误会。对于这
个问题，清代沈德潜《游蒜山记》说：银山是

“古所云蒜山也，古有蒜山无银山。地与金
山相望，土人易以今名，复以旁一山为玉
山，而蒜山之名移之江滨石碛矣。”所说言
之确凿，一语中的，对于破解蒜山“沦入于
江”之谜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当然，文中
所说“江滨石碛”，如上文所说，本来就是蒜
山的一部分，只是蒜山主体部分被改名之
后，它仍保留着蒜山的名称，用来代表蒜山
而已，并不能视为“冒名顶替”。不过，自从
沈德潜提出了银山“古所云蒜山”后，《光绪
丹徒县志》等都从其说，例如该书卷二在

“银山”下注称：“实即蒜山。”在这种情况
下，由于改名而中断了的蒜山文脉，终于由

银山（今名云台山）得到了继承和延续。对
于这一情况，有关方面看来大有文章可做。

沈德潜虽然指出蒜山改名为银山的事
实，但他对蒜山改名的具体情况语焉不
详。在这方面，《至顺镇江志》在介绍“土
山”时，无意之间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蒜山”
的名称从“蒜山”到“银山”的衍变过程。

该书卷七“山”部说：“今改名银山”的
“土山”，“俗呼竖土山”，“旧与蒜山（案：指
‘水中孤峰’小蒜山）相属（蒜山今虽在江
中，然山脚脉犹相连属也）”。由此可见，

“俗呼竖土山”的竖土山，事实上就是蒜山
的“可容万人”的在陆上的主体部分。至
于蒜山被称为竖土山，从该文按语“前志
虽以竖音犯宋英宗嫌讳”看，蒜山开始被

“俗呼竖土山”，时间当不晚于宋英宗在位
时。自此以后，历史上的蒜山之名终于被

“土山”所替代，久而久之，蒜山也因而逐
渐“沉没”，以致蒜山实体也被认为“沦入
于江”了。

弄清了上述情况，我想，今后提到蒜山
或云台山，当然不应再局限于“小蒜山”的
范围，而应当扩大到“大蒜山”范围来考察、
传承和弘扬西津渡的历史文化。只有这
样，才能有利于西津渡内涵更加丰富，水平
更为提高，地位更为突出。

提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食，
最难忘的当数价廉味美的盖浇饭，因
为在我的学生时代它就一直是我情
有独钟的果腹之食，也是同代人常吃
的美味。

记得那时粮食和食用油短缺，城
镇居民实行粮油计划供应，普通居民
每人每月 25市斤粮食，大中学生每
人每月 33市斤，企业职工及退休干
部职工每人每月28市斤，其中1市斤
还是糕饼券。由于肚中油水不足，加
之鱼、肉、蛋等副食品缺乏，每月定量
粮食普遍不够吃，常常有饥肠辘辘的
感觉。既味美爽口，又经济实惠，且
可填饱肚皮的盖浇饭，自然成为居民
们钟爱之食。

记忆中，我那时十五六岁，正在
读书，长身体的时候饭量也大，常吃
不饱肚皮，因此有时便去大市口同兴
楼菜馆排队，花上3角钱3两粮票，吃
一碗香喷喷的盖浇饭。

盖浇饭是一种传统大众小吃，各
地叫法不一，江苏、上海、甘肃等地叫

“盖浇饭”，湖南称之“盖码饭”，东北
叫“烩饭”，广东则称“碟头饭”。其实
都是菜和饭放在一个餐具里食用的
食品，菜浇在饭上，由此称作“盖浇

饭”。特点是饭菜结合，主副兼备，既
有主食米饭，又有美味菜肴，菜汤汁
浇于饭上面，使米饭更富有口感。同
时一年四季皆热食，快捷便当，食者
可以随到随吃，口味各别，因此备受
百姓青睐。

那时同兴楼菜馆外卖部出售的
盖浇饭，曾一度是供不应求的热门食
品。盖浇饭分荤、素两大类，每类各
有 10多个品种。如荤的有：白菜肉
丝盖浇饭、青菜肉圆盖浇饭、红烧排
骨盖浇饭、萝卜烧肉盖浇饭、鱼香肉
丝盖浇饭、回锅肉盖浇饭、红烧带鱼
盖浇饭、平菇肉片盖浇饭、木耳猪肝
盖浇饭、西红柿鸡蛋盖浇饭等；素的
有：青菜豆腐盖浇饭、烩白菜盖浇饭、
家常豆腐盖浇饭、土豆海带盖浇饭、
素什锦盖浇饭、烩冬瓜盖浇饭、菠菜
百页盖浇饭、烩干丝盖浇饭、韭菜香
干盖浇饭等。荤、素两类盖浇饭的售
价不一样，荤的每份 5角，素的每份
只需3角。

每到中午饭点，只见同兴楼菜
馆外卖部橱窗内的台面上，按荤、
素摆满了一盆盆事先烹制好的白菜
肉丝、西红柿鸡蛋、青菜豆腐、素
什锦等各式菜肴，台面旁有一桶蒸

煮熟了的中米 （籼米） 饭，仍冒着
热气。卖饭师傅手持一把铁勺，先
将一团米饭扣在碗中，再用勺子在
菜肴盆中打一勺你点的菜肴浇在米
饭上，一份盖浇饭即算成了。

在品种众多的盖浇饭中，素什锦
盖浇饭曾是我的首选。一是因为学
生时代囊中羞涩，吃不起荤的盖浇
饭，即使素什锦，也是偶尔食之；二是
素什锦里素菜品种多，有青菜头、油
面筋、干子、笋片、胡萝卜、木耳、莴苣
等，量大味美，十分下饭，加上一碗实
实在在的中米饭，虽比不上大米（粳
米）饭润口，但连汤带菜足以填饱肚
子了。

其实，盖浇饭并不是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那个时期特定的产物。早
在两三千年前的西周，就已经有盖
浇饭了。《礼记·内则》记载，西周

“八珍”中有二珍，一名“淳熬”，
是把熬好的肉酱浇盖在早稻米饭
上；一名“淳母”，肉酱依然，只是
将早稻米饭改成黍米饭。到了隋
唐，“淳熬”发展成“御黄王母
饭”，烹制方法也有了新的改进。韦
巨源《食单》记载：“编缕卵脂，盖
饭表面，杂味。”这就是说，肉的形
状已改变为丝，并且加上了鸡蛋等
物，色形味都更丰富多彩了，并成
为唐代盛宴招待亲朋的“烧尾宴”
上的食品之一。

时到今日，快餐又变成了一种较
前更为味美、便捷的盖浇饭。君不
见，现在的快餐盒饭中，不仅有三荤
二素，而且精心烹制，随点随到，送餐
上门，味道比那时要好吃得多了。我
虽已退休多年，每月领取养老金，大
鱼大肉随时可吃。但每当端起香喷
喷的快餐盒饭时，都会想到青少年时
代盖浇饭那诱人的味道，那样清晰。

媚不善终
□ 滴石水

历史上蒜山“沦入于江”真相
□ 乔长富

难忘当年同兴楼的盖浇饭
□ 潘春华

古诗词里的霜降古诗词里的霜降时节时节
□□ 魏益魏益君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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